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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跃东

每到春节的时候， 我们雪峰山里不但为四处拜
年感到快乐， 另外还有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就是年
轻人四处相亲， 让家里充满了希望、 喜悦和欢笑。

相亲就要有人说媒， 先要找个可靠的媒人， 一
般人胜任不了， 尤其在短暂的春节里。 随着社会自
由度的提升， 直接交流开放了， 媒人的作用大大削
弱， 这个职业近乎消失。 但也随着社会过于快速的
发展， 好多人停不下脚步， 双方难以沟通上， 还得
中间人帮助。

媒人的家境地位一般不算优裕， 过得舒适的人
不屑于干这种看人说话的事情。 但现在， 媒人在我
们那儿吃香了， 因为这些年集中在春节相亲， 推演
成一种乡村盛事。 过年本是团聚， 应该高兴， 但长
年在外找对象没有落实， 打工的地方多是外省男女，
不愿跟随到异乡去生活， 年龄又不小了， 父母着急
得很。 平常年轻的伢子妹子都不回来， 父母们不会
放过这个唯一的机会， 托了媒人， 远乡近邻， 频繁
相亲， 而且速战速决， 高效无比。

我堂妹曾经创下村里的相亲纪录， 一天里见了
五个， 见面之前父母还悄悄去考察过， 对方家境都
是不错的， 但堂妹就是没看上。 第二年春节继续见，
最后歪打误撞， 竟把上一年见过的小伙给见上了。
尴尬之时， 媒人亮声， 你们是错不开的缘， 千回百
转还相逢， 这是天意。 这话听着舒服又踏实， 就定
下了。 两人在外面谈了几个月， 回来结了婚， 日子
就开始了。

我堂妹完婚后， 村头的小军家又找到这个媒人，
媒人考虑后， 选了一个姑娘， 见了一面， 互相就喜
欢上了， 都说媒人有眼光。 然后定亲， 上门， 回门，
摆酒， 十天搞定。 过了年， 双双去了广东打工， 每
月打回的钱比去年每月多了一倍。 几个月后， 新媳
妇就怀上了， 检查还是双胞胎， 一家人兴奋不已。
后来， 四里八乡的人都来他家询问， 这个媒人是哪
儿的？

媒人是另一个镇的付姓妇女， 过去都喊付氏老
母， 现在大家称福婆婆， 意为送福之人。 每年春节
里， 孩子们回来了， 福婆婆都给张罗， 曾经半月里
促成了三桩婚事。 福婆婆简直是高铁速度， 都说她
眼睛神， 把人撮合得准， 求帮忙的纷至沓来， 春节
里她成了最忙的人。

初五那天， 我在村里碰到正在给人说媒的福婆
婆。 我问她眼睛怎那么准， 现在的姑娘、 小伙眼光
都很高， 不见得都是急于求成， 最少自己心里要满
意。 福婆婆笑了笑， 说是这个情况， 也不是每一桩
婚事都说得成， 反正人在做、 天在看， 摸着良心往
好里办， 他们自己感受到好， 婚姻就成了。

福婆婆的话让我有了兴趣， 又忍不住问她， 你
就是总把人往好里说的， 万一一方不怎么好呢？ 我

甚至还好奇地问到小军的事。 老实说， 小军跟媳妇
相比， 并没有多少优势， 个子矮、 大舌头， 媳妇高
挑、 伶俐， 怎会看上他呢？

福婆婆说， 开始也没把握， 到小军家仔细了解
了， 发现小军会炒菜， 味道不错， 而姑娘是个不擅
长家务的人， 这增加了她要促成这门亲事的信心。
见面那天， 就安排在福婆婆家， 她让小军去厨房炒
菜， 也不多跟姑娘说话， 姑娘一个劲地朝厨房里看，
她就明白姑娘上心了， 因为不在乎厨艺的人不会这
样看。 不一会， 小军就端了几个拿手的菜出来， 姑
娘闻着香味， 眼里直放光彩。 吃完饭， 福婆婆问姑
娘什么感觉， 姑娘笑而不语， 她看上了小军会做菜，
善于做家务的人， 一般都勤劳踏实。

这么简单！ 我对福婆婆说， 你平时都是这么轻
松地把事情搞定的， 不用煽呼啊？ 福婆婆笑眯眯地
说， 哪有那么多好话说， 人都是不完美的， 按照理
想的标准去挑选当然是不行的， 只能看人家的长处，
补一方的短处， 这样互补就是和美的。

看着福婆婆的雍容相貌， 我觉得她是一个富有
智慧的人， 把复杂的事情看得简单， 很得处世之道。
她不像其他一些说媒人， 为了一点利益， 把人家说
得天花乱坠， 常常蒙混过关， 最后事情败露， 家庭
不存， 双方痛苦良久。

媒人代表着一种心灵， 媒妁之举是心的碰撞，
牵成一桩良缘， 也会迸发不少心灵的火花。

我想起孙犁先生的散文 《亡人逸事》， 记述媒人
是如何将妻子介绍到他家的。 他说， 两个媒婆去给
一户人家的姑娘说亲， 男方就是邻乡的他家， 路上
逢上了大雨， 便跑到岳父家的屋檐下躲避。 岳父招
呼她们进屋坐坐、 喝杯水， 闲聊间听她们说到那户
人家的姑娘不相配， 岳父就问对方男孩什么情况。
媒婆眼里有了光， 就问你家二姑娘是否愿意。 岳父
说， 怎么不愿意呢！ 后来跑了几趟， 事情就成了。
孙先生家觉得这是一场雨的天意， 洞房的喜联横批
就写了“天作之合”。

这媒人当初怎那么看好他岳父家呢？ 她们觉得
能让避雨的外人进屋喝茶， 那是极有善心的人家，
那时候治家严谨， 这样家庭的子女教养不会差， 就
一眼看定了。 后来几十年， 正如孙先生所记， 他和
妻子恩爱绵长， 记忆悠深。

当媒人， 不是一定要能说会道， 却要有一双媒
人眼， 准确地看出一户人家的好来。 在一个端正
的媒人眼里， 每个人都是好人， 女子合好， 心心
相印。

百姓日子， 群居生活， 媒人的角色十分重要，
但人人不可能都成为媒人， 人人却都可以拥有一双
媒人眼。 情人眼里出西施， 母亲眼里有春天， 朋友
眼里写满信任， 师长眼里透出欣赏， 而媒人眼里，
个个都是好人。 这样， 我们看到的都是花朵、 阳光、
雨露和欢笑， 这世界不就平安了、 美好了！

还童园记
谭谈

这里， 原本是一幢老屋。
老屋兴建于何年， 无从查考。 当年， 我的高祖

领着他的六个儿子， 在一座乱石山上， 建起了这幢
两百来间房子的大屋。 屋场四周， 用开拓屋场采出
的石块垒起了一堵两米多高、 半米多厚的石墙。 屋
场南北各有一个槽门。 南槽门上， 悬挂一块上书

“进士” 的大木匾。 这也许是我们的先人中曾有人中
过进士， 或是先祖们慕虚名私自制作， 用以装潢门
面。 屋内， 有晒谷坪， 有池塘。 池塘塘墈全用方石
垒砌， 结实、 规整。 屋后小山， 长满翠柏、 梧桐、
南竹， 郁郁葱葱。 雨天， 山水流入池塘， 再从池塘
流入屋前田垅。 四季活水入塘， 塘水清冽、 洁净。
塘边石台上， 立有一个四方的石墩， 供屋里的女人
们搓洗衣服。 经年累月， 这个石墩被磨洗得光洁如
镜。 屋子从这头到那头， 十几个厅屋， 足有半里路
长， 全由屋廊连接， 下雨天不踩湿脚。 每逢重要节
日， 一个个厅屋里， 好多的伢妹们一起嬉闹玩耍，
那甜美的笑声， 至今温暖在心……

时光流逝。 从德字辈的高祖兴建此屋开始， 德、
孝、 顺、 显、 周、 亲、 铭、 鼎等老屋先后接纳过八
代人了。 这八代人里， 或求学， 或从军， 或经商，
不少人先后离开老屋， 奔走四方。 他们后来或定居
于繁华都市， 或落户于异域他邦。 然而， 不管他们
走到哪里， 老屋总在他们心里。 老屋成了他们生命
的印记， 伴随他们终生。 老屋是有灵魂的。 这灵魂，
就是一个家族的灵魂， 一个民族的灵魂！

今天立在这里的还童园， 仅仅是老屋中的一部
分。 即高祖第五子所建的上、 下两个厅屋的地基。
俗称五房。 其五子， 就是我们的曾祖。 曾祖又育五
子。 全居住在上、 下两个厅屋的数十间房子里。 房
子虽是土砖垒建， 但高大、 结实， 冬暖夏凉。

转眼时代的车轮驶进了20世纪80年代， 屋前那
条被一代一代山里人的脚板磨得光滑明亮的青石板
路， 被威威武武的宽广的公路取代了。 汽车进山了，
颠覆了山里人的生活。 老屋的子民们开始一家一户
与老屋告别， 到对面的公路旁盖起了红砖新屋。 老
屋被冷落了。 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

从2017年秋季开始， 老屋五房的后人们商议，
捐出祖屋的地基， 并捐资、 筹资上百万元， 兴建村
里的老农活动中心， 为村里劳累一生的老人们， 提
供一个休闲、 娱乐、 健身、 阅读的场所。 同时， 为
村里的少年儿童， 设置了“小天使阅览室”。 寄托老
屋先人对后辈子孙“发奋读书， 努力成才， 为国效
力” 的殷殷期望。

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努力， 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
终于落成。 这真是： 老宅变身新屋服务村民； 叟者
还原童身乐在此园。

故曰： 还童园。

喀纳斯小猫

“帅哥， 你的手机屏怎么摔成
这样了？”

“摔坏了就不会再坏了啊 !” 吧台里的调酒师
一本正经地说。

这注定是个地道的俱乐部， 连店员都散发着爵
士的味道。

热场中， 7岁的九月踱着优雅的猫步走来， 灯
光太暗， 它那么黑， 直到我旁边依偎着趴下来， 我
才确定是只猫， 没错。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唤醒了
沉睡已久的猫性， 像囚禁千年的吸血鬼血脉偾张挣
脱了锁链。 是这样热烈， 可我不是吸血鬼， 我只是
终于从不能说的巨大秘密中解脱出来， 重获自由。
那么深厚的压抑， 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也看不到
出口， 却这么快就被撕裂， 像换场的幕布。 果然，
人是没有吃不了的苦， 好了伤疤忘了疼， 怀二胎的
时候早忘了阵痛的死去活来。

我给九月喂了一块从新疆带来的诺干奶酪， 它
不急不慢闻了闻， 舔了舔 ， 卷到嘴里旁若无人
的嚼起来， 它是湖南的胃， 对遥远边疆草原上的
陌生味道却丝毫不惊奇， 有着爵士的随性淡然， 与
世无争……

梦想总是要有的， 反正不要你花钱， 2018， 全
世界听你的！ ———吧台上的黑板霸气的写着。

这辈子应该不会去地中海听爵士， 所以在长沙
红咖俱乐部遇见地中海即兴爵士三重奏AVA� TRI-
O是意外的惊喜。 低音贝斯、 上低音萨克斯和打击
乐手， 三位音乐家一发声， 就把遥远的地中海搬来
了长沙， 浓郁的民族性和洒脱的自由即兴———充满
个性的曲风———讲述着那片土地从古老文明走来的
故事， 又像在调侃现实， 他们希望通过一种最古老
的方式去团结所有人， 超越种族、 地理、 宗教和政
治的边界，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就像文学该有的态
度一样。

一杯百利甜心， 一场地中海爵士， 一天有几个
两小时， 是这样心旌摇曳， 忘了来时的路和预算好
的归期。

下楼时， 楼梯间里穿透着大型演出的音乐和欢
叫声， 推门进去， 二楼看台空无一人， 探头望下
去， 舞台和人群正在沸腾。 不由得被吸引过去， 走
到中间坐下来， 于是我一个人独享二楼看台， 俯视
楼下的歌舞升平。 横漂武打替身龙先生， 表演的都
是绝活儿， 维克多的海豚音非常震撼， 薇薇与菲菲
的二人转有点过火， 雅俗共赏才有市场倒是真的，
到了段子高潮处， 我从靠背上向前探出身去， 看一
圈台下的大爷们， 真是满脸堆笑。

主持人说， 一路走来20多年， 全年无休只有过
年休息5天， 为什么这么拼命， 三个理由， 一要为
自己曾经吹过的牛逼买单， 二要对得起喜欢自己的
人， 三要让不喜欢自己的人永远失望下去。 说得真
好。

曲终人散， 爱这个被音乐填满心房的夜晚。 回
去的路上， 街面的店铺都已经沉睡， 习惯了新疆时
间， 早已忘却了大城市夜幕的节奏。 快车司机载我
潜入隧道， 每一条隧道都是毁灭与重生的巨龙。 出
发前有人担心20天会不会让我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生
活， 就在此刻， 我试着想了一下， 思绪还没铺开，
酒店到了， 就此打住吧。 支付时显示银行正在维护
中无法支付， 司机打来电话说， “换换别的卡啊，
也还要接单回去啊， 今天两次空车回河东了， 我要
回家啊……” 加了微信赶快给他转账25元。

躺在床上， 兴奋降温， 睡意袭来， 脑海里一直
在回放司机的那句话， 带着无奈与着急———我要回
家啊， 我要回家啊， 我要回家啊……

（作者系毛泽东文学院新疆班学员）

石 赋
侯廉敦

石者坤灵之骨也， 无骨其形可立、 其状可琼
乎？ 无石蕴厚土， 何谈有万物苍生？ 是故爱而崇
石， 世人皆钟情！

壮哉！ 山川之秀美， 石壮赋其春。 浩浩之大
海， 瀚石兮作盆。 五岳之尊， 坚石为魂。 威威珠
穆， 石构其峰。 武陵奇秀， 石柱嶙峋。 华崖洞府，
乳石缤纷。

秀矣！ 石之色七彩纷纭， 石之状巨细方棱， 石
之貌纯然天真， 石之质坚实敦伦。 玉乃石之精髓，
寿山石亮姿俏， 和氏璧扣人魂。 鸡血石镇邪恶， 蓝
宝玉秀红尘。 皇皇九州大禹域， 奇石珍宝壮乾坤。
手抚石得日月之纤肌， 目赏石获海天之壮色； 心思
石识宇宙之万类， 神追石知今古之风云。 女娲炼彩
石， 妙手补规天。 一部 《石头记》， 经典映月轮。
敦煌石窟， 史迹勾陈。 古都南京， 称石头城。 四海
之广域， 多以石为名。 俊杰丰功， 碑雕镌文； 英豪
伟绩， 石刻常温。 追大梦以成真， 不愧炎黄子孙。
灭贼寇， 兴中华， 励志强国有宏猷， 追星赶月惜良
辰， 金汤永固如磐石， 四化迎来盛世春。 石乃为奇
书， 不可不读也！

古米芾拜石， 着书画至尊。 今君子崇石， 必欲
修其身。 有识之士， 欲行大道， 必铸石魂。 师石之
坚定， 刀山火海亦敢闯； 效石之定力， 恶雨狂风不
动摇。 法石之无私， 粉身碎骨无怨言， 报国为民立
功劳。 石为真君， 是以为赋。

一个人的
湘之夜

汉
诗
新
韵 养蜂人 （外一首）

许百经

熟悉每一朵花的前世今生
在连绵无际的山头， 盘旋
灿烂、 明媚、 寂静、 孤独
以及生生世世的平淡和神奇

熟悉每一个季节的风云变幻
在阴晴圆缺的日子， 守望
黑白、 曲直、 险峰、 谷底
以及终生不悔的追花而栖

熟悉每一只蜂的禀性爱好
在纷繁复杂的枝头， 品味
辉煌与幽暗、 充实与虚无
以及向死而生、 迎风而起

满脸沧桑、 头发花白
却又浑身上下流露甜蜜

花盆之盈缺
前世是尘土
源于某山某河
一场大火脱胎换骨

去年用来栽花
长满清风 鸟鸣 阳光 雨露
今年栽茄子 黄瓜
高矮胖瘦像个大家族
明年栽青菜 白菜
清清白白自有清福

年年生长鲜嫩小生命
年年蝴蝶飞舞
某年某日烂了
扔到荒丘野户
回到某山某河
回归尘土

媒人眼

荨荨（上接15版）
好日子滋长了施六金的信心和野心， 他走得很

快，也常常有些焦虑，他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不满足于
小富即安。

可能是因为事情太多，打理得不够仔细，他的农
家乐没有别人的生意好。 水厂的工作稳定轻松，不过
收入比不上在外面打工。 村里很多人买了小轿车，他
也想买，只是还没拿到驾照，手上的钱暂时也不够。

“我今年一定要做件大事。 ”喝着酒，他突然激动
起来。

又说：“这是商业机密，现在还不能说，你们到时
候都会知道的。 ”

施六金停下筷子，想着发财的路子，一时有些出
神了。

他的新婚妻子为他添酒夹菜，母亲在一旁往火塘
添柴，木屋内气氛温馨，这让他的焦虑渐渐融化，又高
高兴兴喝起酒来。

孩子们的未来

在十八洞村， 遇到的孩子都大大方方地和你聊
天，普通话比祖辈和父辈都要好很多，经常充当着小
翻译的角色。 他们比祖辈有更大的自由、更宽广的未
来。

十八洞村的孩子， 一二年级在十八洞小学上学，
到了三年级就要去排碧学校，路途遥远，需要寄宿在
学校。 上学不容易，这些孩子却格外聪颖勤奋，凡有孩
子的家庭，墙壁上都贴满各类奖状。

进梨子寨的第一家是杨远朝家，正是周末，杨家
三个孩子都在屋子里， 老大杨婉蓉在窗边写作业，墙
上贴满了“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的奖状，两个小点
的孩子在门槛边玩。

旅游大巴就停在她家门前的停车场，窗外游客一
拨又一拨，声浪盈耳。

但是杨婉蓉不嫌吵，她喜欢现在的寨子。
现在的寨子干净。 以前爸爸给她买的新鞋子，她

都不愿意在寨子里穿，因为嫌地太脏了，现在寨子干
干净净的多好。

现在的寨子让爸爸回家了。 家里房子的正屋租给
了邮政公司，每年有5万元租金，杨远朝也就结束了在
外地的打工生涯，每天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也给孩
子改作业。 杨远朝的妻子就在停车场旁边的长廊下摆
了一个摊，卖酱菜米豆腐和一些竹编的小篮小筐。

有爸爸妈妈在家，婉蓉小小的心满足了，她一贯
好学，如今更加勤奋，是学校的模范生，是寨子里孩子
们的小榜样。 她心里认定，将来是一定要读书出去的，
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她要去看看，她有信心可以做到。

隆苗的想法跟杨婉蓉不一样，她也是排碧学校的
学生，她觉得将来就在家里也很好，她喜欢在家里做
苗绣。

隆苗家在十八洞村飞虫寨，奶奶石顺莲对隆苗寄
予厚望。 石顺莲是十八洞村老村支书，卸任后在大家
的推举下，成为十八洞苗绣合作社的负责人，带着五
十多个妇女绣苗绣。

石顺莲觉得隆苗在苗绣上悟性很高，盼着隆苗接
她的班。 隆苗也算不负所望，不到13岁便可以独立完
成绣件了，卖出过好几幅作品。

这个小小的“绣娘”，手指细长，笑眼弯弯，握着一
把彩色绣线，在手里绕来绕去地把玩。 她细细地介绍
苗绣，图案有日月星辰、虫鱼鸟兽、花草树木，而绣法
有平绣、锁绣、牵绣、捆绣、搓绣……暗色底布上缀着
彩色绣花，像暗夜里的焰火，既古朴又绚丽，让她无比
着迷。

不过，关于长大是不是要接奶奶的班，隆苗并不
是特别确定。事实上，她也不想太快长大。她的未来像
手中那把绣线，五彩斑斓，有无限可能。 隆苗的语文书
里有一篇课文———《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寨子通
往世界的路也多着呢，她不着急。

�【后记】

� �在十八洞村，各类建设一直没有停顿，修路、
治理地质灾害、修下水道、更换电缆线，再加上前
来旅游的、调研的，各色人等，每天将村子搅得沸
沸扬扬。 村民也全员出动，村口摆了长摊卖特产，
农家乐从早到晚忙着炒菜。 只有周末放假在家的
孩子无所事事，提着长棍假枪呼啸而过，笑声点
亮了苗寨的天空。

尘埃与曙光升腾，万物肆意生长，村庄被推
动着、被鼓舞着疾行，由闭塞而开放，由孱弱而强
壮，展开更为辽阔的未来。

夜晚，当游客与施工队伍都消失后，十八洞
村就还原了山村本色，没有灯火，没有车声，秋虫
唧唧，寨子沉沉睡去，发出安宁的呼吸声。 从山谷
深处涌来的清风，在寨子里回旋激荡，新的故事
还将持续发生。

暖村·生长


